论卢梭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摘要] 马克思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内在关联一直以来被始终重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忽略了。实际上，马克思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卢梭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和反叛者，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他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马克思的一位不可忽视的先驱。马克思与卢梭在人生经历、个性、思想气质和道德勇气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非但如此，卢梭的政治哲学、历史观和批判精神也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克思具有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从小生活和学习的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经历以及其著作中对卢梭的引用和评价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卢梭；马克思；影响；启蒙思想

一直以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资料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十分注重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特别是重视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却往往相对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与其他哲学、尤其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关联。其实，马克思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卢梭作为启蒙运动的反叛者和卓越代表，作为法国大革命杰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不仅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深深地渗透到他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马克思与卢梭的思想之间微妙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哪些方面？卢梭的思想对马克思究竟有哪些影响呢？

一．卢梭和马克思的“巧遇”

卢梭是一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伟大思想家。他那抛弃一切成见的勇敢、批判社会异化的深刻、面对自己弱点的真诚以及心中永远洋溢的浪漫冲动，不知鼓舞和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卢梭的影响不仅限于政治和哲学的范围，他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卢梭之后各种各样的运动和精神中都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印记。就像威尔·杜兰特所描述的那样：“一位出身寒微，在呱呱坠地之际即失去母亲，不久又遭父亲遗弃，身染一种痛苦的、不为人知、难向人言的疾病，在陌生的城市和敌对的信仰中，流浪达12年，为社会和文明所排斥，以反抗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百科全书派（the Encyclopédie）和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为己志，被视做危险的反叛分子，被看成精神失常，被疑为图谋不轨，为人驱逐，流离失所，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方能亲眼见到最反对他的人对他所表示的尊敬——如何在他死后，竟然能远胜伏尔泰，使宗教复活，使教育改变形态，使法国国民思想提高，从而激发了浪漫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而影响到康德（Kant）、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席勒（Schiller）的戏剧，歌德（Goethe）的小说，华兹华斯（Wordsworth）、拜伦（Byron）和雪莱（Shelley）的诗歌，马克思（Marx）的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Tolstoy）的伦理学——诸如此类的影响，使他在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18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中，成为对后代贡献最大的一位。”

黑格尔说：“休谟和卢梭是德国哲学的两个出发点。”
伟大的心灵总是相通的。卢梭不仅是“康德最重要的前辈”
，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的费希特和黑格尔也对其思想推许之极，对其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卢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卢梭为精神导师的法国革命的理论总结。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实际上，马克思十分重视且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从小生长在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德国莱茵省。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崇尚启蒙思想，据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Eleanor）说，亨利希·马克思对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烂熟于心。中学时期马克思就读于洋溢着启蒙精神的特利尔中学。这些生活和学习背景不可能不对马克思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学期间，他又通过深受卢梭影响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间接地接触了启蒙思想。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读了很多关于历史和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并写下了五大本摘录笔记，其中主要是关于法国大革命、卢梭和孟德斯鸠著作的摘录，马克思在以后许多重要著作中曾多次运用这些笔记。毋庸置疑，马克思与卢梭的思想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抛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单单思考马克思和卢梭这两个人，我们便会发现，他们之间其实有不少看似“巧合”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一个视自我意识为人的最高神性，一个从不将公众的评判当做自己的判断标尺，从不随波逐流、随便听信或盲从世俗的偏见，敢于将自己所生活的年代的见解踩在脚下；他们都热爱自由和平等，追求真理，反对束缚和奴役；他们都从没有像世人那样看重金钱，从不为谋生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他们都放弃了本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而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们都深刻地批判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对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充满关注和同情；他们都曾受到来自各方敌对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受到多国政府的打压和驱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分别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两次大革命——1789年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思想先驱和精神导师……他们人生经历中那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
也许是他们作为卓越的思想家注定要为代表一个时代而付出的代价。而在这些相似点的背后有一些观念，使马克思和卢梭这两个坐标穿越时间和空间，沿着人类思想史这条长长的链条上环环相扣的链环而交织在一起，他们在这些思想观点上“相遇”了。

二．卢梭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首先，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卢梭的思想。在卢梭看来，人生而具有善良、自由的本性，人的存在具有本然的价值，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要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前提。他在《爱弥儿》的“信仰自白：一个萨瓦省的牧师述”中借“通神意的人”之口说：“理性告诉你说整体比部分大，可是我代表上帝告诉你，是部分比整体大。”
承认和尊重人的本性和个性，是卢梭全部思想的内在前提。正是在此前提下，他看到现实社会中人的“灵魂已经变了质”，人的个性已被磨平，本性已经异化了。同时，人类对理性的滥用已导致教育、科学和艺术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使社会发生了异化。“虽然卢梭主要是在抛弃或出卖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但是他对社会中人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异化概念得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详细阐述，这一点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把卢梭看作马克思先导的第一人。”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卢梭的人性论，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并将劳动或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充分肯定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人的现实存在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出发点。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过渡，马克思不仅区分了对象化和外化、异化，而且从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出发，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工人同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的异化关系，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

在探究异化产生的根源时，卢梭早于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和私有制导致异化的观点。卢梭认为，劳动一方面促进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和社会发生异化。劳动使私有财产权得以形成和巩固。因为，要认可对某块无人居住的土地的占有权，就必须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惟一标志。卢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私有制产生的最初情形：“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
从这段著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卢梭其实看到了在从自然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人类不可避免要发生异化，而且已指出生产劳动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形成是异化产生的直接根源。“尽管并不清晰，但卢梭思想的这一方面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这方面即，他事实上是18世纪的作家中第一位用强大的逻辑和深刻的激情断言私有制是邪恶的，它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它并不是始终存在的。”
但是，卢梭从抽象的人性论和朦胧的主观臆测出发追溯异化的根源，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而且他认为拥有私有财产也是人的一项自然权利，所以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从而也不可能找到真正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则超越性地继承了卢梭的思想，认为劳动产生了分工和私有制，而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必然后果。马克思还提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结论，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的人的解放，并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异化的发展为消除异化创造了条件，私有制和异化的产生和被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卢梭的著作中包含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类问题的最早和最清楚的描述’……卢梭思想的这一方面可以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找到它最高和最成熟的形式。”

其次，卢梭的国家观、公意和人民主权思想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直接接触卢梭思想是在克罗茨纳赫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期间。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厘清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马克思“广泛地研究了历史——主要是现代文明国家及其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式的历史……他在这两个月所研究的那些材料的范围是很惊人的。他不仅研究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而且还密切地联系史料，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理论巨著”
。关于国家的起源，在卢梭看来，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为调解贫富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法律就应运而生了，为确保法律的强制执行，国家也随之产生。卢梭已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是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和法律是为保护富人、强者的利益而产生的，是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手段和工具。卢梭批判了封建国家的专制和奴役，并提出建立于真正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他还区分了主权者和国家、政府，认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始终是主权者即全体人民，国家只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并让渡其权力给一些代表用来服务民众的机构。只要有必要，主权者随时都可以改变、限制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卢梭的国家观对其后的政治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卢梭终究是以公意和社会契约来解释国家和政府，这种探讨带有较多的主观臆想和猜测成分，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则更明确地从社会经济方面出发去理解国家，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揭示了国家的真正起源。马克思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都是私有制与阶级发展的产物，国家是为满足阶级统治和社会整合与管理的双重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还在卢梭政治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并得出“国家必须消灭自己”的政治预见。
以社会契约为前提的公意理论和基于公意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卢梭政治哲学做出的独创性贡献。公意即主权者的意志，它并非所有公民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公民个人意志中真正共同的、趋于一致的意志体现。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并且是其他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为了使公意得到体现，从而真正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卢梭革命性地提出人民主权学说。即认为主权在民，政府是公意的产物，人民随时有权废除一个违背公意、滥用权力的政府。基于公意的人民主权具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征和内在原则。在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还在为开明的专制主义或有限的君主制高唱赞歌之时，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学说，被孙中山先生称为“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被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德拉·沃尔佩称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然而，由于卢梭的主权者、公意等概念过于抽象、意蕴朦胧，因而存在被政治目的大相径庭的派别进行截然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性。人民主权学说的革命性极为彻底，体现了民主诉求的渴望、情感和精神，但其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和浪漫气息决定了它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难于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而存在。马克思深受卢梭政治思想的影响，以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称为“一部自始至终渗透着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著作”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卢梭的公意理论和人民主权学说，认为法律是表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国家意志，批判了卢梭脱离阶级意志和社会经济基础来考察公意，并提出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同卢梭相比，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实践性。
    第三，马克思的自由与平等观念深受卢梭的启发。卢梭视自由和平等高于一切，认为它们是人的本质和本真的存在方式。他在剖析自己的个性时写道，他有一种“任何东西都征服不了的自由精神”，在这种精神面前，荣誉、财富，甚至名望对他来说都毫无价值。而平等在卢梭看来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便没有自由。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特别是贫富悬殊。卢梭的自由和平等观使马克思受到了很大启发。德拉·沃尔佩认为，现代自由和民主的两个方面或两个灵魂，就是由议会民主或政治民主所倡导开创的并由洛克、孟德斯鸠、康德、洪堡和贡斯当加以理论阐释的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由社会主义民主确立和实行的并且由卢梭首先进行理论阐述，尔后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接或间接加以发掘和发展的平等主义的（社会的）自由”。前一种自由即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是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人身保护权、宗教信仰等的保障；后一种自由则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要求，它是一种更大的自由，它要求每个人类个体作为一个人都普遍地得到社会实现。在德拉·沃尔佩看来，卢梭的平等观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合理性概念，平等存在于一种以各种差别为基础的普遍的比例之中，它是一种平等主义的但非平均的观念。无疑，马克思深受卢梭这种平等主义的自由的影响。《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的平等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卢梭启发的。“马克思在评论法国1793年宪法关于自由的第六条款时说：‘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这是法国1793年宪法中‘最彻底的’和卢梭主义的条款。”
卢梭的自由平等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联系，只要读一读《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最后对“赏罚上分配的公平”的呼吁即可。忽视卢梭对自由和平等的独创性研究，定会忽视马克思与卢梭之间的思想联系。

卢梭的自由平等诉求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如下事实。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曾写了这么几句连马克思也赞赏的话：“这两个阶级的人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条款，可以概括为几句话：‘你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那么，我们就来订立个契约。我给你以替我服役的光荣，条件是你把你所剩下的那点东西都交给我，以报偿我为使唤你而付出的精神。’”。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大手工工场主对小生产者的剥削时，公开使用了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对富人剥削穷人的批判。他引证卢梭的话写道：“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
由此可见，卢梭对穷人或无产阶级利益的伸张、对富人或资产阶级剥削本性的批判使马克思产生了共鸣。卢梭曾在《新爱洛伊丝》中借朱丽之口说道：“……为什么在一座如此富有的城市里，下层人民的日子是那么的悲惨？而在我们这个从未有过百万富翁的国家里，赤贫之人是如此之少呢？……在豪华的住宅里，一个小学生也会染上上流社会的习气；而智者是在穷人的茅屋陋舍中研究其中奥秘的。正是在这种地方，人们才能感触颇深地发现某些人用华丽的词藻加以掩饰的罪恶所造成的恶果；正是在这种地方，人们才能了解到有权有势的阔人是通过什么不公正的秘密手段，从他们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示怜悯的受苦受难者手中夺去剩下的一点点黑面包的。唉！如果我们的老兵们所说的话属实的话，您在六楼的阁楼里，会了解到多少事情呀；在圣日耳曼市郊的大旅馆里，这些事情全都被严密地封存起来了。而许多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如果被他们所害的穷人揭穿的话，那他们的那一套人道主义的谎言就全都露馅了，他们该会多么的惶恐不安呀！”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式的批判口吻和思想印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平等观念时说：“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
马克思不仅继承了卢梭的自由平等思想，而且将其置于现实革命的基础之上，提出要实现共产主义，使卢梭的自由平等观念得到更高层次的阐释和发展，并用阶级斗争方法取代了卢梭抽象的资产阶级方法，从而实现了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扬弃。
第四，卢梭的历史观包含唯物史观的萌芽，且体现出鲜明的辩证思维。虽然就整个思想体系和哲学观点来看，卢梭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这并不妨碍其思想中具有唯物史观的萌芽。事实上，卢梭在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时，其思维和结论浸透着明显的唯物史观的色彩。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卢梭看到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存方式，地理环境的变化引起技术的进步即冶金和农耕的出现，并指出，“冶金和农耕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带来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黄金和白银，但在哲人看来却是铁和小麦”
。可见，卢梭看到了私有制的出现同生产、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已经在用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即经济原因或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些观点已接近唯物史观的真理。其次，卢梭认为，国家的产生起源于私有制的出现和社会不平等，但国家一经建立又会反过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所有制关系。显然这里可以看出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及二者的辩证关系。此外，卢梭将私有观念和私有制的产生看作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而非永恒的自然法则，包含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诚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在唯心史观占主导地位的18世纪50年代，在唯物史观问世90多年前，卢梭即从“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感到不满的作家朝历史唯物方向走了很大的几步。在说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方面，卢梭表现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作者美国人摩尔根的最卓越的前辈之一”
。

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观点以及不平等发展的三阶段的描述，充满着天才的、智慧的辩证思维。他认为，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虽然带来了无数的社会进步，但这些进步表面上看起来是使个人日臻完善，但实际上却使整个人类走向堕落。倒退蕴于进步之中，野蛮附随文明而来，文明与道德、个人与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二律背反。“如果所有人类的进步真的对人类有害的话，则精神和知识的进步必将助长我们的骄傲，使我们愈加走入歧途，使我们的苦难早日到来。终有一天，恶事将发展到使产生恶事的原因反而为了阻止恶事的发展而必须存在的地步。这有点像因担心拔出刺刀就会使受刀刺的人立刻断气，便只好让刺刀留在伤口里。”
卢梭辩证思维的另一个突出体现就是他提出了不平等三阶段说。他提出，私有财产权的合法化是社会不平等的第一个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个阶段，合法权力变为专制权力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主人与奴隶的地位分别是在这三个阶段中得到认可的。专制暴君的出现、主奴之间的不平等使不平等现象达到了顶点。卢梭写道：“到了这个地步，就到了不平等的极限：这里是关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同时又是我们当初出发的起点。在这里，所有的人又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已形同虚无，什么也不是了。臣民除了服从主人的意志以外，便没有其他的法律可以遵循，而主人除了按他自己的欲望行事以外，便没有其他的规则来引导。善的观念和正义的原则已烟消云散。到这里，一切又都以最强者的法律为依据，从而又回到了新的自然状态；不过，这个自然状态，与我们当初开始时候的自然状态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是纯洁的自然状态，而前者是极端腐败的结果。”
在这里，卢梭其实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原则，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从自然状态的平等到社会状态的不平等，然后再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归平等。这种蕴含自否定精神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卢梭杰出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而且也通过黑格尔、恩格斯等人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相提并论，称赞这本书是“辩证法的杰作”。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引述了卢梭关于不平等起源和发展的观点，称赞卢梭在黑格尔诞生前二十年就懂得了“矛盾辩证法”。他说：“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但由于卢梭的辩证法思想带有较多的猜测性、主观性和浪漫色彩，因而还远未达到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高度。
第五，卢梭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同现存社会不作任何妥协的批判精神也感染并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卢梭视自由高于一切，认为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反对任何强制和束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卢梭全部学说都是以人的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在《新爱洛伊丝》中借德·沃尔玛夫人之口说：“人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生物，所以他是不该单单充当他人的工具”
，可见他非常尊重人性，强调尊重并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同卢梭一样，马克思也有博大的人文关怀。马克思的根本论题始终如一，必须使每一个人成为人，成为创造者。也正因为卢梭和马克思具有彻底的人文关怀，他们才能义愤填膺地批判社会和人的异化，才强烈呼吁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卢梭的理想可以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共享，而且它几乎逐字逐句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作为‘一种联合，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相符合。”

对人的自由平等与个性、创造性的尊重、强调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存在境遇的揭示，构成了卢梭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意识。卢梭那种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勇气和真诚是震撼人心的，也许只有受道德律令驱策的人才会如此这般激进。拿破仑曾说，假如没有卢梭，就不会有法国革命。除卢梭之外，还举不出任何一个政论家说过不让国王掌握国家主权，卢梭著作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强烈的批判精神随处可见。“卢梭是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个伟大的现代（modern）批判者……卢梭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恰恰是为了这种社会本身的诉求——自由与平等。卢梭是从左翼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今天经常表达的那种贬义，卢梭是始作俑者。”
正是卢梭敢于逆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精神开启了康德哲学以至其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传统。马克思深受卢梭批判精神的感染，他曾评价说，“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
，没有对卢梭思想及其人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做出这种评价的。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理论都具有锋芒毕露的造反性质，提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其著作中充满的愤慨激昂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无法不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马克思的批判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植根于人的超越性的实践本质，其异化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因而与卢梭相比，马克思的批判更深刻、根本和彻底，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更重大。
三．结语

综上，毋庸置疑，卢梭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尽管马克思的著作中直接提及卢梭及其思想的地方仅20余处，但这并不能说明卢梭对马克思没有影响，相反，这至少表明马克思是了解卢梭、读过卢梭的若干著作的。前文已说过，马克思从小生活和学习的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或把卢梭视为最重要的导师，或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对卢梭其人崇敬有加，深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熏陶的马克思不可能不间接地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为马克思一生挚友的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卢梭或论述其思想，甚至还提到马克思与卢梭在某些方面惊人的相似性，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马克思与卢梭的思想关联。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一位无论在阅读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让人惊叹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克罗茨纳赫所做的大量摘录笔记足以表明他至少对卢梭的一些重要著作有着深入的研究。

尽管在马克思看来，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卢梭只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他终究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呐喊助威的，所以在很多时候马克思对卢梭的思想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任何理性的批判必定是以熟知对方和其思想观点为前提的。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一定知道，马克思的批判往往是在借鉴、吸收基础上的一种扬弃，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也曾批判过普鲁东、巴枯宁、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但事实证明他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也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对于卢梭也同样如此。

一个伟人的功绩不在其著作中，而在其思想中。这句话对卢梭和马克思来说都同样适用。他们都大胆地站在正面反对当时几乎人人都尊崇的一些甚至一切事物，虽然当时受到了普遍的非难和驱逐、打压，但他们卓越的思想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正如卢梭面对各种诽谤和污蔑所言：“不论你怎么说，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粗暴地作了决定的问题，到了另一个时代，待将公众维系其中的仇恨停止发酵，将会得到更好地讨论。到了更优秀的后代人出现，会对当今的一代人作出恰当的评价，他们的看法将会形成与此相反的固定之见。到那时，曾受到赞扬将是一种耻辱，曾受到憎恨将是一种光荣。”
卢梭的断言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证明。这段话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最后那段著名的话，同样的高瞻远瞩，同样的为真理和人类幸福而献身的精神。在今天，我们受卢梭和马克思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实际上都是无意识的卢梭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各种主义者。
莫泽斯·赫斯在致小说家伯索尔德·奥尔巴赫的一封信中曾说：“当今在世最伟大的，或许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如果卢梭让我们喜爱和痴迷，那么马克思则更让我们仰慕和崇敬。面对这些杰出的思想家，要更合理恰当地解读或更接近其真实的思想，必须不断地亲自去直接体验其语言的魔力和思想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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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Rousseau on Marx's thought

[Abstract] The inner link between Marx and the 18th century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by Marxist researchers who alway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dition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In fact, Marx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ought.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and a rebel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a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ousseau not only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tradition, was also one precursor of Marx,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re are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Marx and Rousseau in life experience, personality, thought temperament and moral courage and etc. Not only that, Rousse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historical view and critical spiri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Marx. The family and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Marx had lived and studied, his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ading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s to and comments on Rousseau in his work all illustrate thi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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